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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28日，一名13岁巴勒斯坦少年在耶路撒冷老城外持枪打伤两
名以色列人。图为事件发生后，以士兵在枪击现场周围巡逻。（视觉中国）

“第三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月7日，美国《外交》杂志以
此来预测巴以局势的走向。1月26日，以色列对杰宁巴勒斯坦难民营
进行大规模袭击，造成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十余人受伤，这是自
去年年初以色列加大对巴武装组织袭击力度以来，被占领的约旦河西
岸地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而2022年也成为16年来巴以冲突死亡
人数最多的一年。据多家媒体分析，巴以局势之所以不断升级，是因
为两国都出现新“炸点”，包括巴勒斯坦出现以“狮穴”为代表的新
型武装抵抗组织，誓言要通过武力回击以色列；而以色列史上最右翼
政府刚刚上台，采取更加激进的对巴政策，给本就紧张的巴以关系

“火上浇油”。不少媒体认为，巴以冲突或将进入灾难性的新阶段。

他们相信“鲜血、斗争和
步枪”才能带来改变

2022年 10月 25日，位于约旦河西
岸的纳布卢斯老城街道比以往安静许
多。这里拥有巴勒斯坦最古老的市场，
平时人群熙熙攘攘，街头摊贩会向路过
的人热情推销商品，但近几个月来，这
座城市很多商店和企业都关了门，仍在
营业的人表情严肃，不
时用怀疑和警惕的目光
打量着外来者。

造成这种改变的，
是以色列特种部队的多
次突袭。他们会在夜幕
的掩护下乔装进入纳布
卢斯市，搜寻并逮捕名
为“狮穴”的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组织成
员。该组织也是2023年1月26日以色列
在杰宁巴勒斯坦难民营发动大规模袭击
想重点打击的目标之一。

据《中东箴言报》、BBC等多家媒体
报道，“狮穴”由巴勒斯坦武装抵抗团体

“纳布卢斯旅”的一个分支发展而来，其
名字主要源于被称为“纳布卢斯之狮”
的巴勒斯坦抵抗者纳布尔西。在这名十
八九岁的年轻人 2022年 8月被以色列暗
杀之后，“狮穴”正式成立。该组织
2022年 9月 2日首次在纳布卢斯正式亮
相，其成员主要是 20岁上下的年轻人。
在其行动宪章中，“狮穴”表示要摆脱巴
勒斯坦旧政治派别的束缚，独立抵抗以
色列。该组织没有与巴勒斯坦任何一个
政党结盟。

“狮穴”认为，与以色列打交道，
唯一能让后者听懂的语言便是“子弹和
枪声”。他们认为“鲜血、斗争和步枪”
才能带来改变。这些年轻人拿着从约旦
走私来的或者从以色列国防军基地被盗
卖的武器，向以色列士兵以及犹太人定
居点居民发动袭击。巴勒斯坦信息中心
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狮穴”成员
在成立后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共进行了
数百次针对以军的武装行动。以色列媒
体称，数名以色列士兵被“狮穴”成员
打死，另有91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
严重。

“狮穴”虽然没有造成大量以色列
士兵或民众伤亡，而且还引来以色列的
严厉打击，但每当该组织重要成员死亡
时，其影响力和吸引力便大幅提升。不
同于巴勒斯坦老牌组织，“狮穴”通过
Telegram等社交媒体与普通民众进行沟
通。在开通官方账号的两个月内，该组
织在社交媒体吸引了23万多名粉丝，比
任何其他巴勒斯坦政治派别的粉丝都
多。他们在网上的数次呼吁都得到巴勒
斯坦民众的广泛响应，包括2022年10月
16日，在纳布卢斯、拉姆安拉、希伯伦
和耶路撒冷等地，巴勒斯坦人在屋顶上

“大声呼喊”，以响彻夜空的声音反抗以
色列当时对纳布卢斯市的封锁。

“狮穴”的吼声只会越来越大
据中东媒体分析，在“狮穴”成员

的心中，传统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 （哈马斯） 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
织 （杰哈德） 等已经过时，其下属的军
事机构卡桑旅等也都失去活力，既没有
与以色列进行抗争的智慧，也越来越缺
乏这方面的胆识。澳大利亚“对话新闻
网”认为，“狮穴”的产生与许多巴勒斯
坦人特别是年轻人，已经失去对巴勒斯
坦政府以及其他地方派系的信任有关。
他们认为巴政府和老牌武装组织已经无
法阻止以色列不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
也不能保护巴民众让他们免受以安全部
队的压迫，于是开始寻求新的能带来改
变的力量。

在近一年半时间里，巴勒斯坦其实
已经出现不少类似组织。据卡塔尔半岛
电视台报道，除“纳布卢斯旅”和“狮
穴”外，巴勒斯坦还出现了包括“杰宁
旅”“巴拉塔营”“亚巴德旅”“图巴斯

旅”等在内的新型组织。它们不断发展
壮大。美国 《外交》 杂志等媒体报道
称，“狮穴”在杰宁、巴拉塔等多地建立
了分支；“杰宁旅”不仅得到杰哈德的支
持，其成员还包括来自哈马斯、巴勒斯
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 和解放巴勒
斯坦人民阵线等组织的年轻成员。上海
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向《环
球时报》记者介绍说，此类组织的一个

特点是规模小但很神秘，其具体人数和
骨干成员信息多不为外界所知。

巴勒斯坦新型武装抵抗组织经常被
以色列称为“恐怖组织”，但是在巴勒斯
坦却享有非常高的支持度。巴勒斯坦政
策和调查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项调查显
示，72%的巴勒斯坦人支持在约旦河西
岸建立更多这样的武装组织。澳大利亚

“对话”新闻网表示，与此前不同，新出
现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越来越碎片化，
并且号召普通民众奋起反抗以色列。它
们的出现导致针对以色列的“独狼式”
袭击增多。据美国关注巴以局势的Mon⁃
doweiss 新闻网等媒体报道，在以色列
2022年 10月 25日对“狮穴”进行突袭
并造成该组织一名重要成员死亡 9 天
后，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士兵发起了至
少 6 次袭击，而袭击者并不属于“狮
穴”或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中东箴
言报》直言，“狮穴”并不是一个短暂现
象，可能彻底改变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政
治局势，“起义的精神在空气中弥漫，

‘狮穴’的吼声只会越来越大”。

以色列最右翼政府上台，
对巴政策更加强硬

为打击各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以
色列从去年春天开始发起代号为“破
浪”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挫败恐怖
主义活动”。这使得 2022年成为 16年来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伤亡最惨重的一年。

据英国“中东眼”新闻网报道，以
色列2022年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
发动袭击，造成包括48名儿童在内的至

少22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167
人来自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与此
同时，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杀死30名以色
列人，其中包括一名儿童，这是2008年
以来以色列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根据
联合国公布的数据，自 2022年初以来，
已有超过9000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
岸被以色列军队打伤。

有分析认为，相较于2022年，2023

年巴以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卡塔尔半
岛电视台报道称，仅在 2023年 1月，就
有 30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另有 7名以色
列人死亡。美国《外交》杂志认为，巴
勒斯坦可能爆发第三次大起义。第一次
和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分别发生于
1987 年-1991 年、2000 年-2005 年。很
多经历过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人表
示，现在的巴以局势和 20年前很相似，
当时共有1038名以色列人和3189名巴勒
斯坦人被杀，4000多座巴勒斯坦人的房
屋被拆，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被捕。以色
列还轰炸了巴勒斯坦基础设施。

半岛电视台也表示，巴勒斯坦很有
可能会爆发全面起义，尤其是在以色列
最右翼政府上台之后。在以色列新政府
中，许多极右翼人士担任重要职位。据
美国《外交》杂志等媒体报道，极右翼
政党犹太力量党党首本-格维尔担任以
色列国家安全部长，负责约旦河西岸的
以色列边境警察部门。宗教犹太复国主
义者党主席斯莫特里赫除担任财政部长
外，还负责约旦河西岸的“民事事务”。
两人都鼓励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支
持扩大犹太人定居点以及占领巴勒斯坦
领土。本-格维尔 1月 3日还进入耶路撒
冷老城圣殿山，引发约旦、阿联酋等多
国谴责。

丁隆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为
了对选民有所交代，以色列新政府一定
会炒作巴以问题和伊朗威胁。在巴勒斯
坦问题上，他们预计将强化对巴勒斯坦
新老武装组织的打击力度，加快兼并约
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定居

点，还可能采取一些挑衅性行为。丁隆
强调，巴勒斯坦人成立新抵抗组织就是
为了实施暴力活动，以色列政府必定会
对此予以强烈还击，这就导致双方陷入
延续不断的暴力循环中。

巴勒斯坦也存在很多不利于和平的
因素。据美国《外交》杂志分析，在民
间，巴以民众最后一次对和平抱有希望
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从那以后，双方

对彼此的怀疑不断加
重。有调查显示，2022
年支持通过谈判和平解
决巴以问题的人数跌至
近 20 年来的最低点。
随着对和平谈判的支持
减弱，两国政治人士不
愿支持谈判，转而渲染

敌意，进一步降低了民众对谈判的支
持。在政治层面，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
构对各地的控制力在减弱，与以色列在
安全方面的协调也被弱化。此外，巴勒
斯坦多个武装派系还面临着领导人“换
代”的危机，在激烈竞争下，各候选人
可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

在“狮穴”成立后不久，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曾对纳布卢斯市进行突
袭，逮捕了该组织两名成员。不过此次
行动引发激烈对抗和广泛反弹，很多巴
勒斯坦人批评巴民族权力机构与以色列
进行安全协调。之后，巴民族权力机构
对“狮穴”成员采取相对中立的政策，
向他们提供工作，呼吁他们放下武器。
有民调显示，87%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巴
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无权逮捕此类组织
成员。

丁隆表示，巴勒斯坦政治派别可分
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前者包括哈马斯、
杰哈德，以及杰宁、纳布卢斯等地新近
涌现的小规模武装组织，后者主要指巴
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其他政治派别组
成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及在巴解组
织基础上建立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
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等。然而，在
巴以实力悬殊、以色列右翼势力执政、
巴内部分裂、国际社会斡旋努力弱化等
因素影响下，巴以问题解决遥遥无期。
这促使巴勒斯坦一些武装组织激进化并
催生更多的武装组织，主和派的民意基
础被削弱。

美国要付出政治代价？
“对你和所有认为我们的‘怒火’

已经消退的人来说，（要明白）最重要的
事情是：一座‘火山’正在酝酿 （喷
发）。”去年 11 月 1 日在以色列大选当
天，“狮穴”发表声明这样说。有评论认
为，以色列的“破浪行动”不是在“破
浪”，而是在召唤一场“海啸”。还有观
点认为，巴以紧张局势不仅威胁着两国
人民的生命，还威胁着以色列和阿拉伯
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国家，很多人
不满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丁隆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近
几年巴以冲突有一个新特点，即爆发得
快，结束得也快，所以双方可能不会陷
入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他认为，巴以问
题的重要性在中东地区层面和国际层面
都有明显下降。这是因为一方面，巴以
冲突已经变得“地方化”；另一方面，巴
以问题逐渐被边缘化，尤其是美国对中
东地区的关注度下降，资源投入也不断
减少。此外，一大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
列关系转暖甚至建交，导致目前巴以问
题不再具有辐射到大国，进而影响国际
安全的能量。

不过美国此前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
国务卿麦克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表示，
如果无法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取得
建设性的进展，美国将为此付出政治代
价，这种代价最终会超过忽视这个问题
或将其置于拜登中东问题列表次要位置
上所产生的收益，“无论是对以色列人、
巴勒斯坦人还是拜登政府，拖延时间都
没有任何好处”。▲

美美《《外交外交》》杂志预测杂志预测““第三次第三次（（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大起义大起义””


